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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相银

本报威海 9月 20日讯
9月 1日夜间，荣成发生

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醉酒
司机姚某驾车将三名妇女
撞飞数十米后，其中两名
妇女落地身亡，另一名妇
女又被带出 100多米后全
身多处受伤。事后，姚某驾
车逃逸，但当晚即落网。15
日，姚某被批捕。

据荣成警方介绍，1日
21时20分许，毕淑玉、张立
芳、毕秀香三人在荣成市
东山街道办事处柳树集村
北的公路上自南向北步
行，一辆顺向行驶的轿车
撞上了三人。荣成市交警
三中队的民警赶到现场
后，发现毕淑玉、张立芳已
死亡，毕秀香被送往医院
抢救。

18日上午，记者在事
故现场看到，路中间至今
仍残留着一块已发黑的血
迹。据死者毕淑玉的弟弟
毕书云介绍，路中间的血
迹是毕淑玉被撞飞落地后
留下的。张立芳当时躺在
离血迹4米远的路西边，在
距离血迹南方 20多米处，
有张立芳遗留的一只鞋
子，这意味着两人被撞飞
了近30米。

记者电话联系了还在
医院治疗的毕秀香。她说，

她被撞后趴在了肇事轿车
的车盖上，曾数次拍打玻
璃示意司机停车，车却没
有停。车减速的时候，她从
车盖上滑落，头朝北躺在
了两轮之间。轿车驶过时，
她被车轮挤轧、车底盘刮
擦，造成左肩锁骨骨折、骨
盆破碎、肚皮大面积擦伤。

21时30分许，荣成市
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队的
民警在赶往事故现场的途
中，在八河大坝附近的公
路上发现了一辆可疑轿
车，该车没有悬挂号牌，车
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前风挡玻璃被撞碎。经再
三询问，一身酒气的轿车
司机姚某承认自己就是在
柳树集村北交通肇事并逃
逸的犯罪嫌疑人。

原来，姚某在肇事后
回到家中，将前后车牌拆
下，并驱车赶到海边，将车
牌抛入海中，不料刚抛完
车牌就被民警撞上。

经查，姚某血液中的
酒 精 含 量 为 8 6 m g /
100ml，系醉酒驾驶，且肇
事车的灯光不符标准，肇
事时超速行驶。荣成交警
大队认定姚某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当晚便将其刑事
拘留。

15日，荣成市检察院
以姚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对
其批准逮捕。

醉驾撞死两人
车牌抛入大海

海军通讯兵李天敏———

原本铆着劲打台湾
五年转战浙江沿海

挂国旗 迎国庆

近两日，威海市光明路一些商铺自发挂起
国旗，喜迎祖国60华诞。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

全运上剪纸

20日上午，全运火炬在威海传递时，石岛
剪纸艺人杨洪凤完成了她的全运剪纸作品，半
米见方的剪纸上，会集了全运会大部分比赛项
目。 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刘晓 摄

转战一江山岛
岛上被炸了个遍，寸草无存

战场一直往南推，1954年底，杭州
湾外的舟山群岛已经被我军控制。但在
浙东南沿海，还有一个重要枢纽在敌军
手中，那就是台州湾外的一江山、大小
陈等岛屿，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袭
扰大陆海上交通。

1955年1月18日清晨8点，刮了一
夜的6级大风停歇，波平浪静，在空军
的率先轰炸中，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打
响。

当时，我在前敌指挥部担任通讯班
长，带领5名战士负责传达前敌指挥部
首长、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张
元培的命令。

前敌指挥部就设在头门山岛，离一
江山岛约9公里，所谓指挥部也不过就
是几个帐篷，帐篷里支起桌子，放上报
话机。首长们和我们挤帐篷，就着开水

啃粗面面包。
空军轰炸开始后，头门山岛上的大

炮也开始齐射一江山岛。集中在头门山
海域的南昌、武昌号护卫舰等海军大舰
以及经过改装的渔船炮艇也一起出动，
轰击一江山岛上的碉堡。打着打着，军
舰上的 130 m m主炮灰色炮管就变黑
了。

空军对一江山岛的轰炸一直持续
到中午11时许，岛上滚滚浓烟，在9公
里外的头门山岛看得一清二楚，12时
许，登陆编队起航。战斗实在激烈，我们
5个通讯兵根本来不及打旗语、发电
报，只能对着报话机用暗语呼叫各舰舰
长。再后来，舰上人员没时间转接，干脆
连暗语都不说了，直接用明语呼叫。打
到下午3点左右，我登陆部队终于控制
了一江山岛。

19日，我随大部队登上一江山岛，
发现岛上的土石被炮火都炸翻了个遍，
找不到一棵草。

这天，正逢冷空气南下，岛上风
雪交加，俘虏们大都胡子拉碴，蹲在
雪地里瑟瑟发抖，脸上一片茫然。这
些俘虏大部分属于国民党的还乡团，
老家的土地在土改中被分掉，心怀不
平，打起仗来不要命，国民党高层就
看中了这一点，把这些人安排在前
线。

走着走着，我听出了一个俘虏是胶
东口音，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烟台牟
平人，而且是和儿子一起来打仗的。父
子俩担心会受到虐待，我就蹲在雪地
里，跟他们讲了宽待俘虏的政策，这对
父子才放心。

（本报记者 高洪超 整理）

再战嵊山岛
弹片扎进胳膊，一点没觉出疼

1951年6月，登陆解放舟山群岛的
嵊山岛战斗中，我负了伤，手上留下了
永远的伤疤。

6月的一个拂晓，登陆嵊山岛的战
斗打响，当时负责运输登陆步兵的是4
艘美制登陆舰和一艘我军自制小型登
陆艇，4艘美制登陆舰分别以“中”“美”
“合”“作”命名，我在“合”舰上担任通讯

兵，负责与友艇联络，同舰的还有100
多名战士。

岛上，蒋军用机枪猛烈扫射，迫击
炮弹不时在水中爆炸，激起数米高的水
柱。

突然，一枚炮弹在船舷边炸开，弹
片纷飞，穿进船舱，扎进我的胳膊、小
腿，一枚弹片在右手上划了一个大口

子。不过当时一点也不觉得疼，那时候
就知道不能往后退，剩下的啥也不知
道。我用受伤的手拿着报话机，保持与
友军联络，直到登陆成功。

上了岸，战友发现我的右手已因失
血过多而变得苍白，仿佛只剩下骨头。
由于作战勇敢，上级给我颁发一枚军功
章，并记三等功一次。

初战杭州湾
我紧张得连报话机都拿不稳

1950年6月，我从学校毕业，被派
到“车桥号”坦克登陆艇上当通讯兵，和
我一起上舰的还有180名陆军和40名
海军官兵。

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攻打杭
州湾的滩浒岛。当时，我在舱里负
责通讯，能听见子弹打在船舷钢板

上的砰砰声，透过舷窗，看见炮弹
落在船边上，外面水花飞溅，我紧
张得连报话机都拿不稳了。滩浒岛
很快就被拿下，第一次战斗洗礼就
这样过去了。

我 们 在 船 上 的 生 活 很 艰 难 。
1951年夏天，我连续 54天呆在船上，

每天只能分到一搪瓷杯淡水，喝水都
不够。5 4天里，我们没洗过一次脸，
没刷过一次牙，一下雨，我们就上甲
板洗雨水澡。那时的船舱十分狭窄，
上下铺间距很小，躺在床上伸不直胳
膊，每次上床前都要先脱好衣服再
上。

□口述人：李天敏，1932年
4月 19日生，威海环翠羊
亭人。

□采访人：张旭 陈帅

1948年夏天，我16岁，高小毕业，12月底就参军被编入东海海军教学
队，1949年8月随队到达解放不久的南京，进入挹江门内的华东军区海军
学校。这里原来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作为华东海校的第一批学员，当
时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

我是北方人，普通话说得清楚，就被安排进通讯班。在这个班，不仅要
学习发报、打旗语、操作信号灯、无线电，还要学习如何进行政治宣传，便
于登陆后瓦解敌人斗志。大家为解放台湾而学习，憋足了劲，很快学会了
很多东西。

但可惜的是，做好准备的我们却没能看到台湾的海岸线，1950年，朝
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我们不能打台湾了，但国民党残余
部队还控制着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于是，在随后五年里，我军与国民党海
军在浙江沿海展开了激烈角逐。

这五年，也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岁月。

这场车祸唯一的幸存者毕秀香说，她

被撞后趴在了肇事轿车的车盖上，曾数次
拍打玻璃示意司机停车，车却没有停。

肇事车减速的时候，毕秀香从车盖上
滑落，头朝北躺在了两轮之间。轿车驶过
时，她被车轮挤轧、车底盘刮擦，造成左肩
锁骨骨折、骨盆破碎、肚皮大面积擦伤。

肇事司机狂奔至海边“灭
迹”，正好撞上办案民警


